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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

阿坝之地，为青藏高原之东南缘，峰川林
立，地势高亢，平均海拔3500到4000米，岷江流
穿境内，峡谷深邃，历史幽深。对这片土地的关
注，是我第一次到四川来，去洪涝灾害严重的映
秀镇采访黑水民兵群体的时候，站在滔滔大水
的堤岸上，仰望这一片峰峦叠嶂，“无回马之地”
的奇特地域，首先想起的是乾隆年间在此连续
十八年的大小金川战役，想到了岳钟琪、傅恒、
张广泗和莎罗奔、阿旺、阿扣等人物，只觉得山
川深邃，曲折蜿蜒，是一片“猿猴愁攀援”“牛马
不得行”的险绝之地。

再一年，我又一次进入阿坝，好像是在某个
地方，认识了诗人蓝晓，按照部队官兵约定俗成
的惯例，我一直称呼蓝晓为嫂子。这是一个尊
称，也是对战友爱人的赞美。蓝晓是一位诗
人。阿坝乃至更高的环境奇绝、壮美恢弘之地，
其本身就是诗。气候和环境造化人也塑造人。
高海拔地区从某种程度上是催生诗人的“美境”
和“沃土。”我注意到，蓝晓的诗歌写作，多数题
材是阿坝的，她状写自己生长之地的山川河流，
人文胜迹、历史幽微与现实状态，她都能够信手
拈来，诗句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优雅、亲切、质

朴、温暖、深沉的情感色调。
诗歌是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提纯”，包括现

实的，也包括精神和灵魂的。诗人们之所以创
作诗歌，是为了把万物万事“擦”过内心以后的
明暗火焰进行收集，抓住它们稍纵即逝的那些

“光点。”诗人蓝晓土生土长于阿坝，她和那片土
地的关系是天然的。因此，在她的诗歌当中，处
处体现了一个诗人对于一片地域上众生万物的
关注与热爱。如她在《路过当雄草原》一诗中所
写，“名字叫央金的小女孩欢快地奔跑/棕黄色的
小猎犬在她身后追赶。”奔跑的小女孩，无边的
草地，还有一只猎犬在旁边跟着，如此的情境，
是草原上最常见的，也是一种质朴的人和自然
的和谐之歌。再如她在《芦苇海》一诗中所写，
“通体透明的水妖悄无声息地出行/晨光里，蓝的
色泽四溢……由绿到黄再到白的芦苇/站在季节
的风里/轻触水妖蓝的腰身/远处飞来的鹭鸶、野
鸭欢快地歇息。”高原的日常风景和自然存在，
在蓝晓的诗歌里，得到了灵性的呈现。那些情
景，说到底是一种天然人伦，它们就在那里，就
在不断地发生，而诗人则将之有效捕捉，进而用
语言和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艺术的功
要和力量。

超验主义诗人、散文家爱默生说，“尽管我

们走遍全世界去寻找美，我们也必须随身带着
美，否则就找不到美。”凡是能够将大地和他者
之美纳入内心，并且给予热爱、铭记、书写的人，
其本身就是美的。诗人蓝晓，在阿坝成长和生
活，她没有像大多数人，对自身周边的事物熟视
无睹，见怪不怪，而总是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一
点极其可贵，也是诗人和作家必备的素质之
一。“风躲在岁月的缝隙看见/一棵又一棵树疼痛
着/以最美的姿势倒在五花海里/连同它们的故
事渐次沉底。”（《倒在五花海里的树》）“整个下
午，我们的目光都跟着麦田一起生长/这个时节，
麦田正由绿转黄/阳光站在高处，尽力伸长翅膀/
抚慰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村庄。”（《巴郎的麦田》）

从这些柔性化的诗歌当中，我看到的是一
个极其细心的观察者，一个富有诗歌自觉性的
诗人的耐心。蓝晓的诗歌，从一定程度上证实
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
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
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
饰，盖自然耳”之正确性。人和万物，都是自然
的一份子，是人和现实诸般情景在某些特殊时
刻的美好“遭逢”，彼此之间的电光石火，刹那光
华，乃至动人的根本。艾略特也曾说，“诗之所
以有价值，并不在感情的‘伟大’与强烈，不是由

于这些成分，而在艺术作用的强烈，也可以说是
结合时所加压力的强烈。”

蓝晓的诗歌，总是在委婉之中，以平静的方
式，轻柔、真诚地触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绝不
是嘶喊，也不是告知，而是“润物细无声”，是“无意
中的巧夺天工。”在阿坝那样的高原中生活，本身
就是诗，诗歌也必定伴随诗中人们的心灵，并成为
最有力的精神支撑。如蓝晓在她的诗中所说，“在
高原，我在那些黝黑的身体里/听见了千年的呼吸
和歌谣/它们从远古的路上走来/和着哗哗啦啦、叮
叮咚咚的流水声响/在时光的转折里奔腾、沉淀。”
（《尼西黑陶》）“在奔子栏/益西老师的木碗展示厅/
橱窗里那各色各样的木碗/照亮了我们的眼睛/沉
默的木碗/安静地发散着朴素的光晕。”

如此生动的现实生活，在阿坝之外的人看
来，有一些近乎神话的意味。可在高原上的人
们却习以为常。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因为
地域、地域文化和生活习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也是巨大的。在很多时候，我总是能够回想起
在阿坝的壤塘、黑水、汶川和茂县等地旅行的情
景，云朵就在眼前，好像可触可摸的灵魂；流水
从密草之间汩汩流出，在堆满巨石的河谷形成
浩荡的河流，就连偶然的格桑花，也高洁得浑身
沾满仙气。在如此美好之地，诗歌自然会成为其
中最轻盈也是最丰沛的那一部分。蓝晓在《桃坪
羌寨》一诗中写道，“那一块块垒砌的石头像种子/
桃坪的故事从布茧的手心开始生长/木门窗立起
的家/迎着杂谷脑河的风‘吱呀’地叫。”诗人在对
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诗意化上，以简约、干练，且具
有诗性的诗句，完成了对民族屋居的穿透性书
写，这一点，也是令人喜欢和钦佩的。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说，“大家之作，其
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
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
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
无大误也。”诗歌乃至其他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

“自然而然”，发自肺腑和内心的真情真诚。
蓝晓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

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阿坝大地上自然和人
文为主要书写、歌咏对象，兼及她去往他地时候
的沿途所见，如《在大慈寺叫上一杯盖碗茶》《青
溪关古道》《在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走在八
廓街的夜里》《塔尔寺的酥油花》等作品。此外，
她也写到了当下阿坝州内的乡村风景和人物，
如《画唐卡的男孩》《程秀芳印象》《杨家院子》等
等，以一个诗人身份，介入到现实的变迁当中。
从中可以看出，蓝晓的诗歌写作，一方面专注于
自己的“母土”及其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通过
自我的观察和发现写出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

诗歌是高度凝结的“现实”和“想象力”，也
是抽象化的“意义”和“情感。”蓝晓用这本诗集，
为我们带来她自身携带的“阿坝大地”与民族风
情，也带来了万物和众多人们在高山峡谷之间
的生活信息和精神反光。维特根斯坦说，“人有
能力构造语言，可以用它表达任何意义，而无须
想到每一个词怎样的指谓和指谓是什么。”也或
许，诗歌看起来并不想要告知人们什么，却是很
诱惑地把人们带入其中。蓝晓的诗歌写作，总是
令人想到这一点。我也觉得，她的《聆听高处》诗
集，是对处在阿坝高原、龙门山断裂带之中的一
方奇崛水土的由衷致敬，也是一个诗人站在高
处，俯瞰周遭之后的深情表达和艺术呈现。

■白林

一
三百年前，扶州城还存在。
今天，站在扶州城遗址上，隔白水江相望，就

是南坪城、帕拉沟和元宝山上的封神庙……发源
自郎架岭、斗鸡台这两个不同方向，最终合二为
一，昼夜奔流的白水江，这条江既是九寨沟县境
内的母亲河，又是历朝历代一道承载着历史变
迁，沧海桑田的河流。

在我的心目中，扶州是一个大概念。
在历史的长河中，北周时期，吐谷浑后裔龙

涸王莫昌内附，将其原有的辖地更名为“扶州”
开始，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在长达一千余
年的时间，扶州不仅治地更迭频繁，先后又曾叫
邓州、同昌郡、松潘宣慰司都护府、文扶元帅府、
松潘卫、直隶松潘厅、南坪等。而只是在唐初，因
吐蕃东扩，战事迭起，扶州治地由松潘境内辗转
至九寨沟境内，即《扶州记》作者的老家，南坪镇
安乐境内马家沟与宣扶沟之间前出的山地台地。

这既是扶州这个地名的由来，亦是扶州城
的由来。

九寨沟出现县级建置，最早的文献记录是
东汉时期的广汉郡属甸氐道。之后，就是白马
县、蜀魏时期的“白马五围”、晋代时期的兴乐
县、南北朝时期的邓至国……

位于安乐台地的扶州城因1722年“帕拉沟
事变”，而毁灭于一场战火。因白水江对岸、扶
州城之南有一坪坝。于是，重新择址建城，这便
是南坪城的由来与命名。1998年始，为适应旅
游业的快速发展，南坪县更名为九寨沟县。

大约十年前，县上恢复了文联机构，并成立了
包括县作协在内的七个协会。那时，李春蓉刚从
一个繁忙的部门转岗至相对事少的一个部门。

久居一地，不少人因同学、战友、同事的关
系而成为了熟人。我也不例外，从年轻的时候
开始，我就渐渐地与包括李春蓉在内的人，及其
父母、公婆这辈人、同辈人也便相熟了。甚至，
就连儿孙这一辈人也都认识。

尽管认识，但平常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劳
碌奔波，也就极少往来。但，我没料到是她居然
在人到中年时，始终不舍对文学的那份情结，立
志想要为家乡的历史文化挖掘做点实事。

于是，我就在由自己主持的地方内刊上，选
择刊发她的一首诗歌作品。据她自己说，那是
她的作品第一次变成了铅字。

而在此之前，尽管是熟人，但却鲜于交流，
更不知道她有着文学创作的爱好。

直到“8·8”九寨沟地震的发生，都要在单位
值班。恰巧与她的新单位所在的办公室同楼同
层，相隔不远。有一次，在值班串门闲聊时，她
对我说起过，“自己心里装有好多的故事，想写
出来。”我说，“既然你有这个想法，现在又有时
间了，干嘛不写呢。”

我原以为她不过就是说说而已。此后，便
是各自忙生活忙工作。

大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当她拿出一摞厚
厚地打印稿，谦虚地请我指导时，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利用工余就把一
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关于家族记忆的非虚构作
品拿了出来。

作为第一个读者，我认真地阅读了该作。
同时，就自己对非虚构写作的肤浅认识，与她进
行了交流。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与建议。

这就是她的第一部作品《血脉》。
《血脉》正式出版之后，县上专门组织了一

场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该书亦作出了
专业的评价与肯定。

不久，为了响应省作协和省扶贫局联合发
出的“万千百十活动”倡议，我与她合作，走村访
寨，历时一年多时间，创作并完成了脱贫攻坚题
材的长篇报告文学《心安》。

《扶州记》这本书的创作，是在《血脉》研讨
会之后开始的。

也就是说，她在采访创作报告文学的同时，
就在着手这部散文集的创作。在短短的两、三年
时间之内，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激情与高产的势
头。并且，在这期间她的非虚构作品、包括收录

在《扶州记》中的部分散文，先后在《广州文艺》
《四川文学》《青年作家》《星火》等国内高水平的
文学专业杂志上刊发，有的作品也获了奖。

二
《扶州记》是李春蓉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集，

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先，作为同行，
对这部本版书的出版，向作者表示祝贺！

其次，在阅读毕该作品之后，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部关于个人的记忆之书，亦是对家族、村
庄的记忆之书。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始，在九寨沟县境内
的大地上，因为有处被地质学上称之为“群海现
象”的景区的存在，旅游业初兴，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纷至踏来。在不算长的时间里，九寨沟便跃
身为国内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然而，人们在这片神奇的自然山水中观光
游览之余，多少亦就会对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
人情产生了好奇与探寻。甚至，人们一度认为，
九寨沟只是拥有自然风光，大量的旅游宣传也
大都是围绕着景区风光展开，迄今也还有不少
人只知九寨沟景区，而对九寨沟县内全境的历
史文化、民风民俗知之甚少。

抑或这便是李春蓉创作的动机与由来吧。
近代相关文献记载是这么表述的；甘陕流

民，插占为业。但，从九寨沟县的建置沿革不难
看出，这里是处于“民族走廊”地带。

“民族走廊”既是民族学中一个专业术语，
又是包括费孝通、孙宏开、马长寿、任乃强等在
内的专家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地方。在历史的
长河中，氐人、羌人、冉駹、白马、賨人、獠人、邓
至羌、吐谷浑、吐蕃、党项、蒙古、回、汉等，先后
染指这片大地，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
相生共融与积淀，形成了今天九寨沟县大地之
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格局。

说起扶州，在我的印记里，它理应包括唐代
的柴门关、野猪关、玉瓦关，还包括弓岗岭、羊膊
岭、白马岭，包括九寨沟景区内外一百余处的海
子、流瀑滩、彩林、藏族村寨、扎如寺、达吉寺、甘
海子，包括大录的牧场、嫩恩桑措仙女池、大录

寺、芝麻寺、沙勿寺、东北寺、八屯寺、香扎寺，斯
乌克盖垭口两边山岗上生长着的绿绒蒿和柳
兰、虫草、贝母，包括远至玉瓦桥一带的“流民”，
包括扶州城、“白马五围”中的隆康、匡用城，包
括土官杨观成的官邸与碉楼、永丰的徐家大院、
殷家大院、永和的清真寺，包括黄土梁，包括白
马藏族村寨，包括汤珠河、白河、黑河等大大小
小的汇入白水江的河流，包括南坪城、城内的都
司衙门、文庙、武庙、封神庙、灵觉寺……还包括
白河沟内的金丝猴、勿角的大熊猫等等。

然而，一个地方和一本书，就如同大地与一
棵树的关系。

显然，在《扶州记》这本书的叙事中，就像一
棵树的生长。比如历经数百年来雷击风雨之
后，仍然屹立不倒的挺拔于安乐、扶州城遗址边
的国槐，只能承载着属于国槐的根系、谱系与枝
叶蔓蔓。

三
明洪武六年，李家作为金陵城的居民，一路

迁徙辗转，来到了巩昌府治下的陇南。由于历经
战争，人口锐减。这些由南方和中原地区而来的

“流民”，汇聚在长有大槐树的地方，那里是洪洞
县，明初在此设立有负责“流民”的迁徙与安置机
构。于是，在这些“流民”的记忆之中，大槐树便
成了挥之不去的标识。因为，不管是情愿也好，
或者是被迫捆绑也罢，由东向西，他们开始了“插
占为业”，几世几代之后，他们融入了当地。

过去，在南坪民间曾有“绑绑子”的说法。
“绑绑子”既是指棉袄，又是在说一个个成

年的“流民”，是被捆绑押解着来到了陇地。其
间，巩昌府以西、洮河流域及松潘高原以西，皆
为前线。当地豪酋的地方政权与军队，与明军，
以及后来的清兵，反复争夺。直到清康熙二年，
包括南坪在内的土地，因“克复”才治于中央王
朝的管辖。于是，九寨沟县境内的“流民”，在康
雍乾时期，开始大量地涌来……

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不仅从安乐李家宗
谱、罗依李家族谱记载中得到印证，永丰殷家的
宗谱也有记载。也就是说，今天县城及部分乡
下的居民，其先祖十分之七是来自陇地，其余的
人则来自四川内地或别的地方。

这也多少能够解释“南坪不象川，碧口不象
甘”这句在民间流传多年的说法的由来。

无论是李春蓉的非虚构作品《血脉》，还是
这部新出版的散文集《扶州记》，都是记录着李

家的先祖，从陇地迁徙至扶州，一个叫刀口坝地
方的沧桑历史。从中，多少揭示了人与土地、人
与人，一个家族，一个地方，像一棵树一般地植
入、扎根与生长的历程。

这些人的迁徙到来，不仅使刀光血火的土
地得到了休养生息，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晴耕
雨读”的习俗。与此同时，西边游牧部落的扩张
得到了遏制。

不少专家、学者在谈到《扶州记》时，许是立
场不同，他们几乎或者没有提及到游牧文化、不
同形态的宗教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的时
代，在扶州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们，所呈现出的不
同生产与生活样式。

这一方面说明，对这个“民族走廊”的认知
与研究，仍然有着大量需要潜心为之的可能。
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其历史与文化的复
杂性与多元性。

而对一个地方的文学性表达与书写，早在近
百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在其《上古》《春
秋》《蒙宋三百年》等著作里，就有过文学性的书
写。无疑，这对有志于继续书写包括扶州在内的
作者而言，有着借鉴与研习的价值与意义。

四
能够在家乡书写家乡的人，是幸福的人。
现在，我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开

始书写自己的部族、家族的记忆与历史，自己的
从业经历和回忆录等。

《扶州记》一书的出版，也正是这越来越多
的人，文化觉悟与文化自信的体现。

因此，我就有理由来向读者推荐《扶州记》
这本书。

我们从哪里来，最终又将要往何处去？
这始终是一道哲学的、文学的命题。愿意

花时间去研习、去表达和去呈现的人，无疑，也
是充实而幸福的人。

始终坚持不懈，最终在散文与非虚构领域，
如同那辛勤的耕耘者，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播种，
也就必会在字里行间收获着沉甸甸的果实。

至于说到该书存在的缺点与不足，我以为
那是一个作者在成长进步过程中的不足，是用
自己的执着，叩开了一扇新的世界大门过程中
的不足。

面对着新时代、新要求，我想，只要持之以
恒，努力追求与探索下去，我手写我心，相信作
者会为我们继续奉献出精品力作。

■李悦

九寨沟素来都有“童话世界”的美称，然而
在九寨沟县工作二十多年，我所听到的关于九
寨沟的童话或神话并不多，仅限于九寨沟景区
内关于达戈和色嫫的一段爱情故事。因此，有
时候我都在想：九寨沟这个“童话世界”的称呼
是怎么得来的？难道靠一对传说中的恋人就能
支撑起这个美誉？然而，当我读完《羊峒，羊峒》
这本神话小说集，我才明白，九寨沟的确是名符
其实的童话世界。

达戈和色嫫的故事早在我刚来九寨沟参加
工作时就听说了，还有一部电影叫《神奇的绿宝
石》，也是根据达戈和色嫫的故事改编而成的。
但那都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在那之后我再没
有看到过一部关于九寨沟神话或童话类的艺术
作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正因如此，九寨
沟在我的印象当中，也就只有两个神话人物，那
就是达戈和色嫫。当我读到《羊峒，羊峒》我才知
道，原来九寨沟的神话人物多到远非我所能想
象，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是一个比一个精
彩。故事的精彩离不开创作者对历史的了解，更
离不开创作者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描写，就这一
点来说，尤努斯的确是下了苦功的。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过，对生活要有更深
的理解和感受才能落笔深刻。《羊峒，羊峒》虽然

是尤努斯的一部神话小说集，但字里行间处处
彰显着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度理解和细微观察。
在这部小说中，尤努斯用九寨沟县境内的岷山
段作为创作背景，展开了一个个优美的神话故
事。羊膊岭、甘海子、九寨沟景区、大雪槽、黑河
大峡谷、罗依，最后一站到达甲勿池，这些地方
我都很熟悉，然而我却并不知道这些地方有着如
此神奇的美妙故事。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部小说
中，不论抽出任何一个篇目，其中讲述的主题，不
是关于生态保护就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只不
过尤努斯隐藏得很好，并没有直接点出，而是让
读者自己感受、自己理解，从而让这部小说有了
更多的回味余地。他会让你在走到那个地方的
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书中的相关章节。

因为家庭的变故，悲伤的情绪长期折磨着
我。就在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有朋友约我去甲
勿池散心，当我走进密林之中，看到那片海子的
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食铁兽。说实话，在没
看到《羊峒，羊峒》之前，我是不知道食铁兽就是
大熊猫的，更不知道在神话传说中，它还跟人类
始祖炎帝、黄帝、蚩尤有过一段无法言说的情感
交集。眼前碧树如雕，绿水似玉，有一刻我真的
怀疑这个地方就是食铁兽用它的生命换来的，
要不然怎么可以美得这样让人不可置信。然
而，潜意识又告诉我，那只是尤努斯笔下的小
说，小说不代表历史，更不能当历史解读。只是

尤努斯细腻的笔风、感人的情节让人不得不想
起食铁兽。更何况在甲勿池不远处就是熊猫
谷。要说走到这里想不起食铁兽，那真的是一
件无法想象的事。当然，我是指读过《羊峒，羊
峒》这本小说的人。

在尤努斯的这部小说中，还提到了我十分
喜爱的金丝猴。在没见到金丝猴之前，我就清
楚地知道，世界上有五种金丝猴，分别是：缅甸
金丝猴、越南金丝猴、川金丝猴、滇金丝猴、黔金
丝猴。我个人认为，最漂亮的就是川金丝猴，也
只有川金丝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丝猴。因为
其他金丝猴并没有金色的皮毛覆身。而在国内，
川金丝猴最大的聚集地正好是在九寨沟县的白
河金丝猴自然保护区。据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
绍，在这里生活着8个族群、多达2000多只的金
丝猴。它们体色秀丽，姿态优雅，自由自在地穿
梭在白河保护区的山间岭上。

虽然在九寨沟工作多年，见到金丝猴却也
是在不久之前，那也是因为朋友们为了让我排
解苦闷情绪而约我去看的。看过它们之后，它
们那呆荫、可爱的样子时常会出现在我的眼
前。不由得让我感觉到，它们就是世界上最美
的生灵。当我读完《羊峒，羊峒》，我才知道金丝
猴不只是漂亮，它还跟大熊猫一样，都是《山海
经》中的神兽，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史跟大熊猫一
样悠久。《羊峒，羊峒》有个情节，说它那塌下去

的鼻梁，是被愤怒中的食铁兽打塌的。虽然是
虚构，但不得不说这个桥段设计得真是巧妙。
只是我想不通，那么可爱的金丝猴，它怎么就被
尤努斯设计成了一个多嘴多舌，而且还有些小
坏的角色？

如果说书中最坏的一个角色，恐怕非九天
玄女莫数。本来在其他小说或是影视剧中，九
天玄女这个人物向来都是以善恶分明的美女形
象出现，但在这里，尤努斯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
人物所有的美好印象。九天玄女是道教中的一
个人物，据说是一个深谙军事韬略、法力高强的
正义之神。在查阅《山海经》的时候，我无意中
发现了女魃这个有着神怪双重身份的妖仙。作
为旱魃的她，穿着一身青衣，不但奇丑无比，而
且诡计多端。她在帮助黄帝打败蚩尤后，因受
伤而没能回归天上。这个典故也在《羊峒，羊
峒》中得以重现，也就是说，这个女魃才是尤努
斯笔下“九天玄女”的原型，而不是道教中的那
位通天大神。

在地域的行走中，用笔记录脚步。我想说
的是，《羊峒，羊峒》并不是像玄幻小说一样，是
纯粹的虚构产物，这其中有九寨沟当地历史文
化，也有跳出九寨沟的其他地域文化。更为难
得的是，其中很多古人生活方式的场景呈现，让
我感觉像是尤努斯亲眼所见一样。他是怎么做
到的呢？不得而知。但很明显，这跟他多年的
积累与沉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据我所知，他不但勤于读书，而且经常走村
入户去收集自己需要的素材。在收集素材的同
时，他还将当地的非遗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在
乡村振兴、全域旅游中的领头人等，以通讯的方
式报道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九寨沟的人文历
史，了解九寨沟的现实发展。一直以来，传承、

保护、挖掘本土文化一直是九寨沟相关部门的
“重要任务”和“重要目标”。尤努斯是地道的农
民工，但他却走上了一条文化振兴之路，用自己
的方式默默地耕耘着，其实就是希望九寨沟的乡
村振兴和全域旅游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取得更
好的成绩。同时，也是希望通过《羊峒，羊峒》，让
更多的人了解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然而，要
达到理想的效果，细致的行走自然必不可少。

走村入户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对于
一个农民工身份的基层作者更是一件难事。这
其中的艰辛与酸楚，恐怕也只有从事文字创作
的人才能真切体会。不过，从《羊峒，羊峒》的字
里行间，我能看出尤努斯是乐在其中的。他深
爱着九寨沟这片土地，深爱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心想用温暖的笔触将九寨沟的人文之美呈现
在世人面前。之前经常听到有人说，九寨沟只
有美景，没有文化。现在我要说，九寨沟不只有
美景，还有深厚的文化，如果不信，请看《羊峒，
羊峒》。虽然它只是一部神话小说集，但它承载
的信息量却是绝对不能小觑的。

九寨沟的美景世所共知。然而，没有文化的
支撑，这美景最终只会像一个没有内涵的美女。
初看，极美；再看，一般；细看，不过尔尔。要知
道，当今的旅游早已从观景赏物转变为深层次的
文化旅游，自然也就催生出了“文旅融合”。

千言万语，无非几句。“童话世界”本身只是
一个概念。而概念就像是一个没有东西的箩
筐，这个箩筐是需要有东西装进去的，没有装东
西的箩筐是不会有人在意的。我认为：《羊峒，
羊峒》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让“童话世界”的九
寨沟更加形象化、具体化、立体化。假如再有人
像我一样质疑九寨沟这个“童话世界”的来历，
我肯定会建议他读读尤努斯的《羊峒，羊峒》。

行走在概念之上
——读尤努斯《羊峒，羊峒》

一个地方与一本书
——读李春蓉《扶州记》

真诚、轻柔地触动人心
——读蓝晓《聆听高处》


